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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提要 
 
《西遊記》中，唐僧師徒四人往西天取經一路上遭受重重劫難。他們一行
人的佛性在經歷一次次試鍊後得以昇華。當中最為奇特及對悟空最大的考驗當
數“六耳獼猴＂之劫難，即第四十五難“再逐心猿”及第四十六難“難辨獼
猴”1。書中指悟空為“天產石猴”2，乃以天為父、以地為母的自然之子3，其
存在具有唯一性4。然而，文中偏偏出現了與悟空“同象同音”的六耳獼猴。他
的出現甚為神秘，除如來以外，無人識得他類屬“混世四猴”中之“六耳獼
猴”5。可惜書中對六耳獼猴記載甚少；又有多處因限知敘事而產生情節空白，
為後人留下不少疑點；同時亦鮮少有學術論文對六耳獼猴進行探討，故“《西
遊記》中孫悟空與六耳獼猴的關係及其於文本中之意義”是個值得研究之課
題。 
 
本文將從三部分分析孫悟空與六耳獼猴之關係。第一部分著力分析孫悟空
的“心魔”6——“六耳獼猴”的源起；第二部份將以《西遊記》（李卓吾評
本）為本、《西遊補》為輔，解構悟空與六耳獼猴這對重像（Double）7；第三
部分將借西方心理學家榮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有關“人格面具”
                                                     
1
 參見《西遊記》第九十九回中《聖僧歷難簿》，此二難對應之回數為第五十六至第五十八回。
參見（明）吳承恩撰；陳先行、包於飛校點：《西遊記（李卓吾評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94），第九十九回，頁 1331-1333。 
2
 《西遊記》第三回，悟空在生死簿上查得自身類屬“天產石猴”。引文摘自（明）吳承恩
撰；陳先行、包於飛校點：《西遊記（李卓吾評本）》，第三回，頁 38。 
3
 張靜二，《西遊記人物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頁 66。 
4
 對於悟空存在的唯一性，《西遊記》中有兩處可證。第一處為第一回，悟空之本體乃是一塊暗
合天數、陰陽的“仙石”。它“三丈六尺高，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丈四圍圓，按政曆二十
四節氣。上有九竅八孔，按九宮八卦。”悟空本體如此奇特，還需長時間受天地真秀滋養，方
得化為猿猴，其出生亦十分神秘，難以複製，此第一因也。第二處為第三回，悟空之魂被勾到
地府，查閱生死簿時，翻查良久俱無悟空之名，蓋因他“不入人名、不居國界、不伏麒麟管、
不受鳳凰轄”，反而另有一簿紀錄其名字類屬，可見其獨特，此第二因也。 
5
 “混世四猴”及“六耳獼猴”之說法出自《西遊記》第五十八回，乃如來佛祖解釋真假悟空
之源由。摘自（明）吳承恩撰；陳先行、包於飛校點：《西遊記（李卓吾評本）》，頁 782-783。
《西遊記》其他神佛俱不識六耳獼猴之本相，而地藏王菩薩之坐騎諦聽自言識得，卻沒有言
明，故亦不能判別是否真知，還當其不識。 
6
 “魔，梵語‘魔羅’（Mā ra）之略。譯為能奪命、障礙、擾亂、破壞等。害人命、障礙人之
善事者。”摘自丁福保編：《佛學大辭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5），頁 2926。縱觀
《西遊記》中之妖魔大體可分為“外魔”及“內魔”二類。外魔包括欲啖唐僧肉、欲與唐僧發
生性關係的妖怪；內魔則是因唐僧四師徒內心的欲望、心靈的不完滿而生的障礙他們修行的魔
障。參考張原嘉：〈淺析《西遊記》中所體現的“魔”〉，《改革與開放 Reform & Opening》，
2010年，第 24期，頁 91。 
7
 “重像”（Double），又譯“雙人物”、“雙影”、“對偶”及“鏡像人物”。其意指“兩類
彼此對立，相互補充的人物在作品中形成組合型的有機藝術整體”。引述自程倩：《歷史的敘述
與敘述的歷史——拜厄特《佔有》之歷史性的多維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頁
93-94。古今中外之文學名著多有對立互補之重像，如《紅樓夢》中的真假寶玉——賈寶玉和甄
寶玉以及《西遊記》中的真假美猴王——孫悟空與六耳獼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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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8及“陰影”（Shadow）9的理論，把六耳獼猴視作悟空人格面具下
的陰影，從西方心理學的角度剖析文本，以此探討六耳獼猴和悟空的關係在文
本之中的意蘊。 
 
 
                                                     
8
 人格面具（Persona）是構成集體潛意識的其中一種原型。“Persona”在拉丁語中原指演員
在舞台上戴的面具，引申為一個人表現與社會規範相符、符合大眾期待的人格，“是個體和社
會關於一個人應以何種面目出現的折衷產物”。（參照自 Carl G. Ju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Ego and the Unconsciou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3), 
pp.147-167）。 
9
 陰影（Shadow）是構成集體潛意識的其中一種原型。陰影是個人所不願顯露出來的一些心理
內容組成的，多指人格中卑劣、不為社會接受乃至邪惡的一面，如：自大、懶惰、軟弱、欲望
等。（參照自 Carl G. Jung. Man and His Symbols,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1964), 
pp.17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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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有鑑於傳世《西遊記》10版本不只一種，故有關吳承恩（約 1500-約 1582）
所著的《西遊記》之版本，本文所選者為“李卓吾評本” 11（下簡稱李本）。李
本與世德堂本同屬百回本。據徐朔方（1923-2007）於其前言道：“就字數而
論，將第一回逐字校閱的結果，李本與世德堂本兩者字數相等。偶有出入，不
是出於增刪或校訂……李本和世德堂本可以互為校正……它在《西遊記》各刊
本中最接近世德堂本”。12由此可見，李本與世德堂本的回目、字數極為相
等，而內容是足以與世德堂本相互校正的雷同。同時，李本亦是現存四種明刊
本，唯一有評語的《西遊記》版本，其評語可與內文相互印證，故本論文採用
李本。 
 
本文之分析亦有旁涉董說（1620-1686）所著之《西遊補》13。而《西遊
補》之版本14，本文所選之專書為李前程（1954-）校著的《《西遊補》校注》。
此書底本為“崇禎辛已（1641）刻本”（文學古籍出版社 1955 年影印）。參校
本為“空青室本”（天目山樵《序》作於癸丑孟冬，即咸豐三年，1853）和
“光緒元年申報本”。15李前程校著一書收入了三種版本之評語、序、答問、
雜記、總釋，於研究時可一併比較三種版本之內容及評語、批語，十分具參考
價值，故本論文採用此書為《西遊補》之內容依據。 
 
本篇論文題目為〈論《西遊記》中孫悟空與六耳獼猴之重像關係及其於文
本中之意蘊〉，“重像”為關鍵詞。《西遊記》回目中把六耳獼猴和悟空稱作
“二心”16。歷代許多研究《西遊記》的學者均視悟空這一角色為“心”的象
                                                     
10
 《西遊記》乃是“明吳承恩撰……此書所見明本，有華陽洞天主人校本及李卓吾評本”見於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五 明清小說部乙（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頁 188-
189。 
11
 （明）吳承恩撰；陳先行、包於飛校點：《西遊記（李卓吾評本）》。本文《西遊記》之引文皆
出自此書。 
12
 （明）吳承恩撰；陳先行、包於飛校點：《西遊記（李卓吾評本）》，前言，頁 5。 
13
 （明）董說著，李前程《《西遊補》校注》（北京：崑崙出版社，2011），頁 1-225。本文《西
遊補》之引文皆出自此書。 
14
 按李前程《《西遊補》校注》一書所言：《西遊補》的明、清版本有三。一者，“祟禎版”，
為《西遊補》最早之版本；二者，“空青室版”，清代學者錢培名大幅整編、增刪了原書的評
語，去蕪存菁；三者，“光緒元年仲冬申報館排印版”，錢培名再次校正“空青室版”之錯
誤。以上資料與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中《西遊補》版本之記載一致。見於孫楷第：《中
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五 明清小說部乙，頁 193。 
15
 摘自此書之“校勘說明”。董說著，李前程校著：《《西遊補》校注》，頁 48。 
16
 “二心”為佛教之說，分別為“真心”及“妄心”——“一真心、為眾生本具之如來藏心、
真淨明妙、離虛妄之想者。二妄心、為起念而分別生一切種種之境界者。”摘自丁福保編：《佛
學大辭典》，頁 58。《西遊記》第五十八回之回目為：“二心攪亂大乾坤 一體難修真寂滅”，
可推斷二心所言者為悟空與六耳獼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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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17單是書中回目，把悟空稱為“心猿”18足有十六次之多、以“心主”稱之
則有兩次，以“心神”稱之有一次。19悟空頑劣不羈、聰敏慧黠、坦率真誠、
好動活潑的形象20，和人心意念駁雜蠢動卻又擁有向善的潛質21何其相似？《西
遊記》第七回詩云：“猿猴道體配人心，心即猿猴意思深”22可謂切中要旨，
一個“心”字，恰恰為《西遊記》全書之題旨。悟空的修心歷程也並非一帆風
順，他皈依唐僧後雖有除去六賊、悟得心經，但取經途中亦有制不住殺性，打
殺凡人及生出“二心”（或稱妄心）具象化23妖魔——六耳獼猴的時候。 
 
對於《西遊記》悟空修心之重要專書、論文共三。一者，張靜二（生卒不
詳）《西遊記人物研究》（1984）；二者，崔小敬（1967-）〈石頭的天路歷程與塵
世歷劫——《西遊記》與《紅樓夢》石頭原型的文化闡釋〉（2000）24；三者，
謝明勳（生卒不詳）〈《西遊記》修心歷程詮釋：以孫悟空為中心之考察〉
（2008）25。三人俱提出悟空的心境在成佛前經歷數個階段，肯定了悟空一生
經歷了成長及修心的過程，可是他們對於悟空在文本中最後真正意義上消滅妄
心——六耳獼猴的論述並不足夠。張靜二著重以“啟蒙”之理論解構悟空的轉
變，並未論及消滅妄心於悟空修心的意義；崔小敬對悟空心境的分析乃為鋪墊
宗教精神及神話精神兩者的衝突之用，對二心競鬥著墨不多；謝明勳對悟空心
路歷程剖析甚為詳盡，具參考價值，但他卻視二心競鬥僅為營造文學高潮的安
排。三人之著作各有所長，並均帶來啟發，而本文將嘗試深挖悟空與六耳獼猴
                                                     
17
 鄭明娳，〈西遊記的主題〉，《古典小說藝術新探》（臺北：時報出版社，1987），頁 162。 
18
 “心猿”為比喻，乃“以心之散動譬於猿猴，故曰心猿。”摘自丁福保編：《佛學大辭典》，
頁 2927 
19
 《西遊記》把悟空以“心猿”稱之的回目有：七（五行山下定心猿）、三十（意馬憶心猿）、
三十四（魔頭巧算困心猿）、三十五（心猿護寶伏邪魔）、三十六（心猿正處諸緣伏）、四十一
（心猿遭火敗）、五十一（心猿空用千般計）、五十四（心猿定計脫煙花）、五十六（道昧放心
猿）、七十五（心猿鑽透陰陽竅）、八十（心猿護主識妖邪）、八十一（鎮海寺心猿知怪）、八十
三（心猿識我丹頭）、八十五（心猿妬木母）、八十八（心猿木土授門人）；以“心主”稱之的回
目有：六十九（心主夜間修藥物）、七十三（心主遭魔幸破光）；以“心神”稱之的回目有：七
十六（心神居舍魔歸性） 
20
 參考張靜二著，《西遊記人物研究》，頁 61。及 劉雪真，〈交織的文本記憶——《西遊補》的
互文語境〉，《東海中文學報》，第 19 期，（2007 年），頁 115。 
21
 《西遊記》第七回詩云：悟空“也能善，也能惡，眼前善惡憑他作。善時成佛與成仙，惡處
披毛並帶角。”正說明悟空先天本性可善可惡，結果在於後天的影響。引文摘自（明）吳承恩
撰；陳先行、包於飛校點：《西遊記（李卓吾評本）》，第七回，頁 83。 
22
 同上註，頁 82。 
23
 在文學中，當人物面臨重大問題，出現彼此矛盾的兩個自我時，這兩個糾結矛盾的自我可分
化為兩個獨立的人物。此手法在中國的文學作品中古已有之，非吳承恩《西遊記》所創。如唐
人陳玄佑（生卒不詳）所著《離魂記》中，倩娘深愛王宙。不過，如若兩人私奔，倩娘便不能
盡孝。在此情孝兩難之際，倩娘的神魂竟脫體而出，化為實體隨王宙而去；身軀則“病在閨
中”，留於父母身邊。前者代表倩娘對感情之執著；後者代表倩娘對現實及家庭的妥協。參照
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 358（北京：中華書局，1961），頁 2831。 
24
 崔小敬：〈石頭的天路歷程與塵世歷劫——《西遊記》與《紅樓夢》石頭原型的文化闡釋〉，
《紅樓夢學刊》，第 2期，（2000年），頁 323-333。 
25
 謝明勳：〈《西遊記》修心歷程詮釋：以孫悟空為中心之考察〉，《東華漢學》，第 8 期，（2008
年），頁 3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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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的關係並再作論述。 
 
《西遊補》名義上為《西遊記》之續書，除了其中的人物及內容多處繫聯
及呼應前書外，26同時也繼承了“心”這一主題。27《西遊補》述說悟空因自身
的情慾及妄心入魔，墮入青青世界，幸本心不滅，與自身真神對話後，得脫險
境，打死鯖魚精。這一情節就和《西遊記》悟空與六耳獼猴為辨明真假，上天
入地、請神求佛“攪亂大乾坤”28，最後由悟空一棒打死六耳獼猴的情節有異
曲同工之對照。29加上《西遊補》“空青室版”第十六回評鯖魚精為“又一六
耳獼猴矣”30以及同回虛空老人一語道破“悟空屬正，鯖魚屬邪”31之句更證明
了他們“一心兩面”的連繫。 
 
 如六耳獼猴代表悟空之妄心，那麼如何對待妄心便成了悟空及修心之人共
同面對的問題。西方心理學家榮格的“陰影”理論提到：“當一個人試圖去發
現自己內心的陰影時，他就會逐漸意識到他否認陰影存在於其內心”32。這是
因為自身陰影的卑劣本質與他在大眾面前的“人格面具”難以達成統一，故人
面對自身陰影時，便會生出種種道德問題。33佛教與榮格俱視本心（自我）與
妄心（陰影）是光影之間那種相互對立卻如影隨形的微妙關係。可是，佛教主
張消滅妄心，榮格卻提出了一條不同的道路，下文將詳加釋述。 
 
 
                                                     
26
 《西遊補》對前書之繫聯及呼應有二者。其一為“人物”上之呼應，如行者（悟空）、唐僧師
徒等人物俱於兩部作品中出現；其二為“內容”上之呼應，（第四回）悟空甫入萬鏡樓台，遇上
曾保護唐僧一些時日的劉伯欽、又如（第十二回）小月王讓歌女唱彈詞《西遊談》，唱詞涵蓋半
部《西遊記》發生之事，至火焰山之難而止。 
27
 趙紅娟，〈《西遊補》與《西遊記》關係新探〉，《浙江學刊》，2006 年第 4 期，頁 97。 
28
 （明）吳承恩撰；陳先行、包於飛校點：《西遊記（李卓吾評本）》，頁 775。 
29
 參考童瓊：〈從“真假猴王”到“鯖魚世界”——《西遊補》寓意淺論〉，《中國文學研究》，
第 60 期，（2001），頁 51。 
30
 （明）董說著，李前程校著：《《西遊補》校注》，（第十六回）頁 204。 
31
 同上註。 
32
 Carl G. Jung. Man and His Symbols,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1964), p.174. 
33
 同上註，pp.18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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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魔的誕生——妄心六耳獼猴的源起 
 
靈臺無物謂之清，寂寂全無一念生。猿馬牢收休放蕩，精神謹慎莫崢嶸。 
除六賊，悟三乘，萬緣都罷自分明。色邪永滅超真界，坐享西方極樂城。 
——《西遊記》五十六回〈神狂誅草寇 道迷放心猿〉34 
 
《西遊記》第十三回唐僧下定決心，欲上西天取得真經時道：“心生，種
種魔生；心滅，種種魔滅”35。李卓吾（1527-1602）在回評中評此語為全書的
“宗旨”36，意指種種的妖魔、魔障皆由心中念頭及欲望而起。如果修行人能
夠牢牢收緊內心的心猿意馬、精神謹慎，靈臺自能得以清明，繼而可除去心中
六賊、悟得三乘妙理，六根清淨，諸魔不生。然修行之途雖為循序漸進的過
程，卻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更有種種內外魔頭桎礙。要達至心靈無欲無
求、念頭不起，絕非易事。而且當修為、本領精進，魔障及種種考驗也相應會
來得愈加艱鉅。《西遊記》第五十回言：“道高一尺魔高丈”37正是此意，也佐
證修行、修心之不易。 
 
縱觀整部《西遊記》，乃是敘述悟空由出生、學習、犯錯、受罰、皈依、最
後得道成佛的故事，而身為其妄心具象化的六耳獼猴在整部小說中僅曇花一
現。然而所有事物必有其源起，唯先明六耳獼猴的由來，方可全面剖析他們兩
者的關係及於文本中的意義。如此便得回顧悟空由出生至成佛期間心靈經歷的
四個重要時期：“無心”、“有心”、“二心”以及“正心”時期。（可參照下
圖 1） 
 
（圖 1：悟空成佛前之修心歷程示意圖） 
 
 
 
 
 
     （“正心”之過程反覆，悟空西行時亦屢遭妄心侵襲， 
 故他在“正心”及“二心”間徘徊並徐徐趨向成佛之境。） 
 
 
                                                     
34
 （明）吳承恩撰；陳先行、包於飛校點：《西遊記（李卓吾評本）》，第五十六回，頁 749。 
35
 同上註，第十三回，頁 159。 
36
 同上註，頁 168。 
37
 同上註，第五十回，頁 676。 
無心 有心 二心 正心 成佛 
262 
 
第一個時期為“無心”之時期。說是“無心”，蓋因悟空之本體為沒有自
我意識的仙石。縱使他在花果山上受天地真秀、日月精華化生成猿猴，悟空還
是如赤子一般38，是天真無邪而純潔的。他與一般猴兒並無二致，也會“行走
跳躍”39、“跳樹攀枝”40（《西遊記》第一回），過的是“夜宿石崖之下，朝遊
洞峰之中”41（《西遊記》第一回）的生活。悟空在花果山可自給自足，每天
“食草木，飲澗泉，採山花，覓樹果”42（《西遊記》第一回），滿足了生存的
物質需要；在精神層面上，悟空無欲無求、沒有嗔怒心43、也沒有歲月流逝的
概念。然而，當悟空成為了“美猴王”時，他的心境便脫離了自然的狀態44，
進入了“有心”的時期。“有心”者，即悟空自我意識覺醒，使本來無欲之心
蒙上了有欲之求，書中老猴謂之為悟空“道心開發”（《西遊記》第一回）。他
開始懂得生命並非永恆不朽，難以“久注天人之內”45（《西遊記》第一回）。
此念一起，魔障即生。悟空開始“以無常為慮”46（《西遊記》第一回），憂惱
流淚。他隨即遠赴海外尋仙訪賢，冀求擺脫死亡輪迴的框架。終於他在隱指
“心”的“靈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 47（《西遊記》第一回）處拜師。須菩提
祖師賜悟空姓名、傳他功法神通，把悟空從“鴻濛初闢原無姓”48（《西遊記》
第一回），帶到了“打破頑空須悟空”49（《西遊記》第一回）的修心之旅上。 
 
悟空心中的欲望在他學藝有成後漸漸增長，自此步入“二心”之時期。這
正是代表悟空的妄心六耳獼猴誕生之始，即悟空“立志修行果道真”50（《西遊
記》第七回）的本心以外，生出了一顆“欺天罔上思高位”51（《西遊記》第七
回）求名、狂妄的心。悟空拜別須菩提祖師後嗔欲漸生，不復求道前的無性。
                                                     
38
 原句出自《孟子．離婁下．四十》：“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赤子”指如嬰孩般
沒有思慮、天真純樸的心靈狀態，是最趨近於道或自然的天然狀態。引文摘自（戰國）孟子
著；楊伯峻編著：《孟子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 189。 
39
 （明）吳承恩撰；陳先行、包於飛校點：《西遊記（李卓吾評本）》，第一回，頁 5。 
40
 同上註。 
41
 同上註。 
42
 同上註。 
43
 《西遊記》第一回，悟空向須菩提祖師拜師時自言：“我無性。人若罵我，我也不惱；若打
我，我也不瞋。只賠個禮兒就罷了。一生無性。”同上註，頁 13。按劉耿大之見，“此‘性’
乃性情之性，特指脾氣，即容易發怒的性情。”見劉耿大：〈沒處放馬，可有處牽馬麼？——談
《西遊記》的雙關〉，《西遊記迷境探幽》（上海：學林出版社，1998），頁 208。 
44
 崔小敬：〈石頭的天路歷程與塵世歷劫——《西遊記》與《紅樓夢》石頭原型的文化闡釋〉，
頁 327。 
45
 （明）吳承恩撰；陳先行、包於飛校點：《西遊記（李卓吾評本）》，第一回，頁 8。 
46
 引文同上註。佛家有“十魔”之說法，其中第五魔為“死魔”，能使“人之壽命有限、妨修
道、害慧命”。悟空惧生死之無常，乃受死魔所困的體現。引文摘自丁福保編：《佛學大辭
典》，頁 2927。 
47
 此為須菩提祖師洞府外之聯，上聯“靈台”及“方寸”俱有“心”之意；下聯“斜月”象心
之下半“乚”形，而“三星”象其上之三點，兩者相合為“心”字。 
48
 （明）吳承恩撰；陳先行、包於飛校點：《西遊記（李卓吾評本）》，第一回，頁 13。 
49
 同上註。 
50
 同上註，第七回，頁 86。 
51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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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西遊記》第五十八回詩云：“人有二心生禍災”52，悟空生出妄心後，
禍災也隨之而來。外在層面上，悟空消滅混世魔王後，一連到龍宮求寶、地府
銷名、官封弼馬、自號齊天、大鬧天宮、欲登帝位、對賭如來等諸般經歷，身
陷無休的紛爭（《西遊記》第二至七回）；內在層面上，他的情緒一直起伏紛
雜：因得天宮相邀而喜、知悉弼馬溫官位不入品流而怒、與妖王共飲暢聚而樂
等（《西遊記》第三回及第四回）。這期間悟空受妄心役使，任情放縱，不合生
命的常規53，身心也不得安寧，只可處於“妖仙”的低級境界54，不能成就正
果。55而悟空之妄心所求者，（除了在龍宮求兵器披掛及在地府銷去死籍兩事之
外）乃為求身外之“名＂，欲得到世間的認同，名根不斷，以致生出這許多事
端。56 
 
悟空被如來壓於五行山（又名兩界山）下五百年，此既為悟空欺天誑上57
之罰，亦是如來以莫大外力收束其妄心，使其定性的過程。58故悟空心靈經歷
的第四個時期，乃為他皈依唐僧，前往西天的“正心”時期。然身軀雖可定，
不經教化的內心卻殊難長寧，一旦有外因誘動，便易復萌故態。當初悟空之所
以願意保唐僧上西天，乃是觀音向他許諾“功成後自有好處”59（《西遊記》第
十四回）以及急欲脫困之果。甫拜師唐僧，悟空的心其實還停留在早年齊天大
聖的風光時期。《西遊記》第十四回，他於借宿人家處還會自稱大聖60；當唐僧
洗浴時脫下一件直白布短小直裰，即扯了過來披在身上據為己有，猴性不見有
                                                     
52
 同上註，第五十八回，頁 781。 
53
 崔小敬：〈石頭的天路歷程與塵世歷劫——《西遊記》與《紅樓夢》石頭原型的文化闡釋〉，
頁 327。 
54
 《西遊記》第十四回，悟空打殺六賊後因唐僧怪其不仁而到東海龍宮，龍王勸慰他曰：“大
聖，你若不保唐僧，不盡勤勞，不受教誨，到底是個妖仙。”表明悟空被鎮壓前肆意而行、不
受教誨的行為只能成就較低的“妖仙”境界。而欲成就正果，則須受教誨、正言行方可。引文
摘自（明）吳承恩撰；陳先行、包於飛校點：《西遊記（李卓吾評本）》，第十四回，頁 180。 
55
 《西遊記》第二回中須菩提祖師傳授悟空修行口訣，表明此法“功完隨作佛和仙”。由此得
知這修行法門可給悟空將來成佛或成仙立下根基，或者能開發悟空之潛質，從而使得他擁有兩
個證道的途徑。另外，《西遊記》第七回詩曰悟空“善時成佛與成仙”，也表明他可成仙可成佛
的本質，故此處之“正果”對悟空而言，既可以為佛家之正果，亦可為仙家之正果。引文摘自
（明）吳承恩撰；陳先行、包於飛校點：《西遊記（李卓吾評本）》，第二回，頁 20。及同前
註，第七回，頁 83。 
56
 李卓吾先生於第四回總評曰：“定要做齊天大聖，到底名根不斷，所還受人束縛，受人驅
使。”而悟空心境上要得自由，便得把“此四字抹殺”。 
57
 按劉勇強之見，悟空“敢於輕蔑權威”同時“不甘願以臣僕自居”，故悟空大鬧天宮、欲入
主天宮亦為其不甘為人臣下的反抗性使然。參照劉勇強：《奇特的精神漫遊——《西遊記》新
說》（臺北：錦繡出版，1992），頁 76-77。 
58
 （戰國）孟子《孟子．告子上．十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原意為求學
問乃是求回散佚在外的本心。悟空被鎮壓前受妄心驅役，本心散佚在外。唯先定其妄心，方能
再求回、正其本心。引文摘自楊伯峻編著：《孟子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 268。 
59
 （明）吳承恩撰；陳先行、包於飛校點：《西遊記（李卓吾評本）》，第十四回，頁 172。 
60
 《西遊記》第十三回，悟空剛皈依佛門後，與唐僧借宿一戶人家時“厲聲高呼道：‘你這個
老兒全沒眼色！……我也不是甚糖人，蜜人，我是齊天大聖！……’”引文同上註，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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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同回，他打殺六賊後，被唐僧多說了兩句61便氣不過，一個筋斗返回東邊
去了，向佛之心不堅。62既然悟空服意不定，便得倚靠唐僧度其修行。據謝明
勳之見，度人、修行之策略有“言”及“力”二者，當言不足以度人便可繼之
以力。63面對妖性難馴的悟空，唐僧一介肉身凡胎，沒有絲毫法力64，不可像如
來般用莫大神通把他降服。故觀音轉贈唐僧一“正心”法寶緊箍兒及對應的定
心真言（緊箍兒咒），好讓他同具教化悟空之“力”。65悟空戴上箍兒後方始正
式進入漫長又反覆66的“正心”時期。縱使他初時未必心悅誠服，但為箍所
逼，至少在表面上會聽從唐僧管教。這代表著悟空的妄心被緊箍兒加上定心真
言兩者強行束縛起來，難以外顯。不過，六耳獼猴並沒有徹底消弭於無形，終
究還是潛藏於悟空心靈的一隅。《西遊記》第十九回，烏巢禪師指點唐僧西行之
路時提及“多年老石猴，那裡懷嗔怒”67之語暗指悟空妄心未滅。在《西遊
記》後文，只有在少數情況下，悟空的妄心會以令悟空好“名”、動嗔怒殺
生、態度狂妄等表現揭示其存在（可參見附錄）。而當悟空的內心陰暗面壯大得
難以把控，六耳獼猴才得以具象化為妖魔阻礙四師徒西行。相信這正是六耳獼
猴為何誕生已久卻在文本中曇花一現的解釋。
                                                     
61
 《西遊記》第十四回唐僧第一次目睹悟空殺生後作了訓示，摘錄數語以作參照：“你十分撞
禍！……你怎麼不分皂白，一頓打死？全無一點慈悲好善之心！一味傷生，去不得西天，做不
得和尚。”引文同上註，頁 178。 
62
 《西遊記》第十四回，東海龍王知悟空脫出五行山，問道他是否會“重整仙山，復歸古
洞”。悟空回答道他“也有此心性”，可見他非一心向佛。同上註，頁 180。 
63
 謝明勳：〈《西遊記》修心歷程詮釋：以孫悟空為中心之考察〉，《東華漢學》，第 8 期，（2008
年），頁 52-54。 
64
 按《西遊記》第十一回詩，唐僧前世為佛教金蟬長老，因無心聽佛而犯輕漫大教之過，故轉
世為人歷受磨難，沒有神通法力。孫遜在〈釋道“轉世”“謫世”觀念與中國古代小說結構〉
一文中解釋佛教轉世之義：“在佛教看來，一個生命（人或動物）死後，靈魂依照因果報應的
規律而投胎成為另一個生命，是為轉世。” 引文摘自孫遜：〈釋道“轉世”“謫世”觀念與中
國古代小說結構〉，《文學遺產》第 4 期，（1997），頁 69。而譚卓婷、潘潔盈二人在〈淺論《鏡
花緣》與其神話轉世謫世之結構〉一文中，則更進一步表明佛教之轉生為因果報應之故。轉世
投胎者以人的身份歷劫，沒有法力神通，僅為肉體凡胎。參考自譚卓婷、潘潔盈：〈淺論《鏡花
緣》與其神話轉世謫世之結構〉，輯於《神話與文學論文選輯 2004-2005》，頁 208（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chin_proj_2/1）。 
65
 第八回，如來托觀音轉贈法寶予取經人時解釋：“假若路上撞見神通廣大的妖魔，你須是勸
他學好，跟那取經人做箇徒弟。”此為先以“言”勸導人修行；若被勸者“不伏使喚，可將此
箍兒與他戴在頭上，自然見肉生根，各依所用的咒語念一念，眼脹頭疼，腦門皆裂”此為以緊
箍兒＋定心真言（緊箍兒咒）的“力”強行使被勸者順服，以達“管教他入我門來”度人修行
的結果。引文摘自（明）吳承恩撰；陳先行、包於飛校點：《西遊記（李卓吾評本）》，第八回，
頁 96。 
66
 劉耿大認為“西天取經是《西遊記》的主體，那麼孫悟空在這一階段的性格發展也就占有更
為重要的地位”。見劉耿大：〈“美猴王”—“齊天大聖”—“鬥戰勝佛”——《西遊記》的浪
漫主義精神〉，《西遊記迷境探幽》（上海：學林出版社，1998），頁 14。悟空的性格發展亦即其
受教、面對妄心、度過八十一難的艱鉅考驗、完成正心再到達人格圓滿之間的過程。好比孟子
於《孟子．告子下．三十五》所言：“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勞其筋骨，餓其
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故西行之路必定漫長險
阻、正心之途必定艱難反覆。只有如此方可完成由僧成佛、自凡入聖的昇華。引文摘自楊伯峻
編著：《孟子譯注》，頁 298。 
67
 （明）吳承恩撰；陳先行、包於飛校點：《西遊記（李卓吾評本）》，第十九回，頁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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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立又相依存的“重像”——悟空與六耳獼猴之競鬥 
 
光明一顆摩尼珠，劍戟刀槍傷不著。也能善，也能惡，眼前善惡憑他作。 
善時成佛與成仙，惡處披毛並帶角。無窮變化鬧天宮，雷將神兵不可捉。 
——《西遊記》第七回〈八卦爐中逃大聖 五行山定心猿〉68 
 
《西遊記》中悟空與六耳獼猴乃是一對“重像”（Double）。他們的關係當
可用“相類重像”（Quasi-double）69之概念作出解讀。“相類重像”之定義
為：兩個外貌相似的人物，以及能以更強烈的方式反映出其他角色的內心情
態。70同時，“相類重像”的兩個人物均是獨立的存在，並非任何角色之幻想
或幻覺，71猶如彼此的“第二自我”（Second-self）72。《西遊記》第五十八回對
悟空及六耳獼猴的外觀有仔細的描寫： 
 
(悟空與六耳獼猴)也是黃髮金箍，金晴火眼；身穿也是錦布直裰，腰繫虎
皮裙；手中也拿一條兒金箍鐵棒；足下也是一麂皮靴；也是這等皮毛臉雷
公嘴，朔腮別土星，查耳額顱闊，獠牙向外生。73 
 
可見他們二者的形貌、衣著兵器一般無異，以致唐僧一口咬定打暈他的是
悟空而非假裝的六耳獼猴；而悟空與六耳獼猴每到一處辨真假時，任何一人出
聲，另一人必異口同聲地說出同樣的話來74；他們的武功本領也是難分軒輊，
交手良久也不分勝負。花果山眾猴、唐僧師徒、觀音玉帝、菩薩羅漢亦不能辨
別真假。六耳獼猴是悟空妄心之代表，乃是與悟空一而二、二而一的存在。故
當六耳獼猴外顯、具象化為妖魔時，他也把悟空性格中較為卑劣的部分75——
                                                     
68
 同上註，第七回，頁 83。 
69
 此概念見於 Joseph Frank. Dostoevsky: The Seeds of Revolt 1821-1849, (Lond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311. 
70
 參照 John Herdman. The Double in nineteenth-century fiction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0), pp.14-15 
71
 Joseph Frank. Dostoevsky: The Seeds of Revolt 1821-1849, (Lond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311. 
72
 希臘神話中，水仙子納爾基索斯（Narcissus）愛上了水中和自己一樣美麗的倒影，但影的本
體是他自身，故他戀上的對象乃是自己的“第二自我”（second-self）。參考自 Plato. 
Symposium, translated by Robin Waterfield,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27. 以及 Otto Rank. The Doubl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Harry 
Tucker J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1), p.XV. 
73
 （明）吳承恩撰；陳先行、包於飛校點：《西遊記（李卓吾評本）》，第五十八回，頁 775。 
74
 第五十八回中，描述真假悟空一同出現時總共有十七處異口同聲及說同樣話語的地方。摘錄
其一為例：“好獃子！（八戒）急縱身跳起，望高空叫道‘師兄莫嚷，我老豬來也！’那兩個
一齊應道：‘兄弟，來打妖精！來打妖精！’”引文同上註，頁 778 
75
 相類重像六耳獼猴代表的正是悟空壓抑著、不願面對的性格面；相類重像之產生是內在分裂
的結果——自我形象（一個人相信或希望自身成為的人）與現實中真實的形象。譯自：
“represents the suppressed aspects of his personality that he is unwilli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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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名”及嗔怒強烈地反映出來。前文論及悟空早年求“名”而使他身心不得
安寧甚至招致如來鎮壓；在取經路上，悟空不喜金銀寶物，“只要圖名”（《西
遊記》第三十八回）76。他與妖怪對峙通名時亦常搬出“齊天大聖”的名號或
“大鬧天宮”的事蹟。77雖然他旨在以此威攝對手，但也反映了他對過去風光
的留戀及好“名”的性格特點。無獨有偶，妄心六耳獼猴搶奪取經團隊的通關
文牒，也不掩飾，直接承認是為了獨上西天，取得真經，以求萬代相傳的
“名”。78如此動機迥異一般妖怪，但與悟空的性格離奇地相合。至於六耳獼
猴反映悟空嗔怒一點，將於下部份提及，可見“重像設置的意蘊”之分析。 
 
 
1. 重像設置的意蘊 
 
按傅修延（1951-）之見，文學作品中的“重像”設置是一種十分微妙的藝
術手法，作者可以藉此達到其他文學手法不能達到的目的。79作為相類重像，
六耳獼猴與悟空除了外貌上相似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們之間還存在著一種遠比
《西遊記》其他人物更為“密切的精神聯繫”80。據如來所言，六耳獼猴與
“靈明石猴”、“通臂猿猴”、“赤尻馬猴”並列，同屬“混世四猴”。81此
四猴獨立於周天物種之外，還各有獨特本領——或避死延生、或通曉陰陽，皆
與悟空的形象、本事略有重疊82。話雖如此，如來卻一口斷定假悟空為六耳獼
                                                     
face; and this internal split between self-image and truth between what a person 
wishes to believe about himself, and what he really is.” 引文摘自 Joseph Frank. 
Dostoevsky: The Seeds of Revolt 1821-1849, (Lond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311. 
76
 《西遊記》第三十八回原文載：“行者道：‘老孫只要圖名，那裡圖甚寶貝！就與你罷便
了。’”引文摘自（明）吳承恩撰；陳先行、包於飛校點：《西遊記（李卓吾評本）》，第三十八
回，頁 505。 
77
 《西遊記》全書中，悟空有多次搬出“齊天大聖”或過去事蹟的情況。摘錄其一為例：（第十
七回）悟空與黑熊精對峙，自言：“自小神通手段高，隨風變化逞英豪。養性修真熬日月，跳
出輪迴把命逃。下海降龍真寶貝，才有金箍棒一條。花果山前為帥首，水簾洞裡聚群妖。玉皇
大帝傳宣詔，封我齊天極品高。幾番大鬧靈霄殿，數次曾偷王母桃。……戰退天王歸上界，哪
吒負痛領兵逃。……刀砍鎚敲不得壞，又教雷打火來燒。……老孫其實有手段，全然不怕半分
毫。……縱橫到處無遮擋，三十三天鬧一遭。……你去乾坤四海問一問，我是歷代馳名第一
妖。”引文同上註，第十七回，頁 217-218。 
78
 《西遊記》第五十七回，沙僧到花果山討要文牒時，六耳獼猴冷笑道：“我今熟讀了牒文，
我自己上西天方拜佛求經，送上東土，我獨成功，教那南瞻部洲人，立我為祖，萬代傳名
也。”。引文同上註，第五十七回，頁 770。 
79
 傅修延：〈鏡像人物芻議〉，《敘事：意義與策略》（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頁 174。 
80
 同上註。 
81
 《西遊記》第五十八回，如來解釋真假悟空之源由時，道出世間“有四猴混世……第一是靈
明石猴……；第二是赤尻馬猴……；第三是通臂猿猴……；第四是六耳獼猴……我觀假悟空乃
六耳獼猴也。”引文摘自（明）吳承恩撰；陳先行、包於飛校點：《西遊記（李卓吾評本）》，第
五十八回，頁 782-783。 
82
 悟空由仙石所化，自須菩提祖師處習得變化之術，與靈明石猴“通變化”之能有相似之處；
悟空得道後長生，與赤尻馬猴“避死延生”之能相像；悟空亦有觔斗雲神通，與通臂猿猴“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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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所化，而非其他三猴或是別的妖怪。細思之下，其實當中大有深意。 
 
在百回本《西遊記》面世之前，原來早有“六耳”一詞，乃是用以指代
“第三者”之義。在修辭學角度上，“六耳”一詞採用了“借代”手法。一人
有雙耳，故以“六隻耳朵”指代“有三個人在場”的意思。而“六耳”此詞最
早見於北宋釋道原（生卒不詳）所著《景德傳燈錄譯注》中“六耳不同謀”83
之語。此句意即為如有傳道者及受教者以外的第三者，便不可傳授教義、法門
的真諦。後來語義流變，到元代此語引伸為重要的事情不能讓第三者得知，不
然會誤了大事之意。84由此可見“六耳”一詞是視作除當事人外的第三者或外
來介入者。而到了《西遊記》，吳承恩把“六耳”的意義更進一步演化至“阻礙
傳道、證道的客體”，此為設置六耳獼猴為重像的第一重意蘊。在《西遊記》
第二回，悟空縱使已經勘破須菩提祖師的啞謎，可他跪求長生法門時還要強調
“此間更無六耳，止只弟子一人”85方得祖師答允相授。而在後文，悟空三打
白骨精被逐後，脫離了管教86，嗔怒心盛，大開殺戒87，妖性復蘇88（《西遊記》
第二十八回）。須知妖可昇華為神，神也可謫降為魔，兩者之差別僅存乎其心境
行止。89如非八戒終勸得悟空回歸取經團隊，他可能就此沉淪為妖90，再難證
道；另外，四師徒的西行之旅也因六耳獼猴盜去通關文牒及要待悟空辨明真假
                                                     
千山”、“摩弄乾坤”之能相類；悟空悟性極高，對《心經》之理解更勝自幼修禪的唐僧，其
“善察理”之能與六耳獼猴又自相仿。 
83
 （北宋）釋道原著；顧宏義譯注：《景德傳燈錄譯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頁
241。 
84
 參照（元）關漢卿《蝴蝶夢》第二摺：「豈不聞三人誤大事，六耳不通謀。」。引文摘自：
（元）關漢卿等撰：《元雜劇公案卷》（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頁 161。以及參照張振國：
〈《西遊記》“六耳獼猴”意象的文化與心理學闡釋〉，《東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
年 1月，第 18卷第 1期，頁 119。 
85
 （明）吳承恩撰；陳先行、包於飛校點：《西遊記（李卓吾評本）》，第二回，頁 20。 
86
 此處的“管教”所指事物有三。一者，為唐僧之言傳身教。二者，為正心法寶緊箍兒。三
者，為定心真言緊箍兒咒。三者相合，方對悟空有管教之功、正心之效。任缺其一，效果便大
打折扣。觀悟空被逐之時，三者空餘緊箍兒在悟空頭上，故妄心六耳獼猴便得以壯大。 
87
 “佛教一向主張五戒、六度的。五戒是佛教在家男女教徒所應遵守的五項戒條，即不殺生，
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殺人是戒中之戒，是最不好的，應堅決反對”引文摘自
劉蔭柏：〈《西遊記》的激進思想局限〉，《西遊記發微》（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頁 176-
177。 
88
 《西遊記》第二十八回，悟空回到花果山正好趕上有千餘獵戶上山攻打，他便施法招來狂
風，把來人盡皆殺死。事後悟空更著眾猴兒“把那打死的獵戶衣服剝得來家，洗淨血跡，穿了
遮寒；把死人的屍首都推在那萬丈深潭內；把死倒的馬拖將來，剝了皮，做靴穿，將肉醃著，
慢慢的食用。”此處悟空殺戒大開，不見出家為僧人的慈悲心，反見他皈依前屬於野性、妖性
的一面。引文摘自（明）吳承恩撰；陳先行、包於飛校點：《西遊記（李卓吾評本）》，第二十八
回，頁 365-366。 
89
 《西遊記》中神與魔之對立看似絕對，但有時是“相對的”。神可化魔，如八戒、沙僧犯過
被貶謫下界；魔可化神，如悟空“被教化收伏後，自然也就劃入了神的行列”。參考何錫章：
《幻象世界中的文化與人生——《西遊記》》（雲南：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 51。 
90
 唐僧常對悟空訓示：“行惡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千日行善，善猶
不足；一日行惡，惡自有餘”。反觀悟空回到花果山，馬上施法殺了上千個凡人，殺孽極重。
而悟空也自言留在花果山的日子“弄得身上有些妖精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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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停滯，阻礙了師徒取經證道，成就正果之行。 
 
六耳獼猴之“耳”為佛家所說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 91
六個感官之一，當可視之為六根的代表，以“六耳”通“六根”。如從聲韻之
角度來看，六耳獼猴之“獼”與“迷”同音（漢語拼音：mi2 陽平聲，即第二
聲）92，作者或藉兩字同音的關係語帶雙關，以“獼猴”通“迷猴”，此為設
置六耳獼猴為悟空重像的第二重意蘊。在中國古典文學中，不乏借同音或近音
字入文，以表更深一層意味的例子。就如唐代詩人劉禹錫《竹枝詞》“東邊日
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93一句，藉“晴”與“情”同音入文，語帶雙
關；《西遊補》中的“鯖魚”、“青青世界”，亦是取“情慾”、“情情世界”
之諧音入文94，意蘊深遠。《西遊記》此處以“獼猴”通“迷猴”亦屬合理。如
按此推演，“六耳獼猴”即作“六根迷猴”，意指六根迷亂、道心迷失之心猿
也，此為設置六耳獼猴為重像的第二重意蘊。第四十一回詩云：“神靜湛然常
寂，昏冥便有魔侵”95，正是說明當修行人六根不淨（不論為外、內因之故）
及／或神智昏冥之際，妄心便會趁機侵襲，如春風化雨，了無聲息，待得發覺
已然入魔。此正為悟空（本心）與六耳獼猴（妄心）此消彼長的精神聯繫。（可
參見下圖 2） 
 
（圖 2：本心悟空（白）與妄心六耳獼猴（黑）之消長關係示意圖） 
 
 
 
 
 
 
 
 
 
 
 
 
                                                     
91
 丁福保編：《佛學大辭典》，頁 648。 
92
 此二字見於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華字典 豪華本》（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 373-
374。及 中國社會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4），頁 891-892。此二字典均按漢語拼音排序供人檢索，“獼”及“迷”二字均可於漢語拼
音 mi2 （陽平聲，第二聲）檢索，是同音之關係。 
93
 李璉生編注：《唐詩三百首》（成都，天地出版社，2001），頁 23。 
94
 “《西遊補》第一回，開宗明義道：‘此一回書，鯖魚（諧音：“情欲”）擾亂心猿’”引
文摘自傅世怡：《西遊補初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頁 83。 
95
 （明）吳承恩撰；陳先行、包於飛校點：《西遊記（李卓吾評本）》，第四十一回，頁 543。 
妄心六耳獼猴 本心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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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悟空道心迷失，妄心六耳獼猴便會趁機壯大；當悟空重拾道心， 
繼續西行之路，妄心便又歸沉寂。此即為他們二者此消彼此之關係） 
《西遊補》第一回處，悟空的六根為妄心所生之“心火”96所迷，遂與唐
僧爭論“牡丹紅不紅”的問題： 
 
行者：“師父既不眼昏，為何說牡丹不紅？”長老道：“我未曾說牡丹不
紅，只說不是牡丹紅。”行者道：“師父，不是牡丹紅，想是日色照著牡
丹，所以這等紅也。”長老見行者說著日色，主意越發遠了，便罵：“呆
猴子！你自家紅了，又說牡丹，又說日色，好不牽扯閑人！”行者道：
“師父好笑！……師父何處見我紅來？”長老道：“我不說你身上紅，說
你心上紅”“悟空，聽我謁來！”便在馬上說謁兒道：“牡丹不紅，徒弟
心紅。牡丹花落盡，正與未開同。” 
——《西遊補》第一回〈牡丹紅鯖魚吐氣 送冤文大聖留連〉97 
 
從唐僧的評語中可見悟空在不經意間已為妄心所侵。蓋情由心生，心火導
致心紅98。如此一來，悟空六根之一的“眼”看牡丹便見其火紅如日了。心火
由心猿一念妄動而生，雖只星星之火亦可“燒萬里之野”99。果不其然，本來
悟空只是因心動迷六根，稍後卻動嗔怒打殺五十餘男女，更為避唐僧唸緊箍兒
咒，謊報死人為妖，顛倒人妖是非黑白。從中可見妄心蠢動壯大，反導本心入
魔。 
 
回看《西遊記》，妄心六耳獼猴主導悟空動怒行凶、乃至外化為魔之時，每
每為悟空深受打擊或神志渾噩的時刻，斷非巧合——《西遊記》第二十七回，
悟空因打殺白骨精第一次被逐後，在雲頭上“獨自個悽悽慘慘”100（《西遊記》
第二十七回）想起唐僧，駐足良久方再起行回花果山，不覺驚見昔日仙山成了
荒蕪之地101，心中頓時“倍加淒慘”102（《西遊記》第二十八回），得見他的心
緒混亂；悟空第二次被逐之回目為“神狂誅草寇，道昧放心猿”103（《西遊記》
                                                     
96
 按〈《西遊補》答問〉，《西遊補》的故事發生於“火焰芭蕉之後”。李卓吾於《西遊記》第六
十一回評解釋火焰山乃“本身煩熱者”，即人心內之心火也。而“大聖計調芭蕉，清涼火焰”
（〈《西遊補》答問〉）之舉，不過是以“力遏之而已” （〈《西遊補》答問〉），心火乃心動所生
之果，力遏可得一時清涼，但凡動心，心火便可復燃。引文摘自（明）董說著，李前程校著：
《《西遊補》校注》，（〈《西遊補》答問〉），頁 67。以及（明）吳承恩撰；陳先行、包於飛校
點：《西遊記（李卓吾評本）》，第六十一回，頁 826。 
97
 （明）董說著，李前程校著：《《西遊補》校注》，第一回，頁 91-92。 
98
 參考歐陽思雨：〈入“鏡”與行者的顛倒夢想——淺析《西遊補》中的情與夢〉，《文教資
料》，第 14期，（2015），頁 4。 
99
 （明）董說著，李前程校著：《《西遊補》校注》，第一回（空青室本評），頁 93。 
100
 （明）吳承恩撰；陳先行、包於飛校點：《西遊記（李卓吾評本）》，第二十七回，頁 359。 
101
 因悟空曾大鬧天宮，在他被鎮壓後，二郎神率人放火燒毀花果山，故悟空回去時只見“花草
俱無，煙霞盡絕；峰巖倒塌，林樹焦枯”之淒涼境況。引文同上註，第二十八回，頁 363。 
102
 同上註。 
103
 同上註，第五十六回，頁 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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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回）。“神狂”、“道昧”之語已有啟示。那時悟空凶性大發，也是打
殺五六十多個強盜，更梟去不孝強盜頭子的首級，觸怒唐僧要逐他（可參見附
錄）。悟空甫離開那時心境也是“惱惱悶悶”104（第五十七回），自覺天地之大
竟無一處可以容身——花果山、天宮、海島、龍宮等地通通去不得105。悟空此
時道心外放，難以再壓制妄心。待要重回正道，亦不得其門。他到唐僧跟前求
情欲重歸門下，反倒被唐僧盛怒之下念動緊箍兒咒勒得死去活來106，悟空惱悶
之餘疼痛難忍，只覺唐僧“負了我心”107。悟空求道的真心被辜負，意冷心
灰。此消彼長之下，妄心六耳獼猴便在此時徹底外顯、終具象化為妖魔。 
 
  
2. 重像的二分、競鬥再重歸於一的意蘊 
 
在程倩（1962-）看來，“重像”比之其他寫作手法的優勢為可“在文本中
形成對話關係”108。補充一點：重像之間的對話關係不只也不應只侷限於言語
上，還應包括重像人物在文本中一切言行交流、心理活動、衝突等，如此方可
觀照並把握作者隱藏得較深的創作意圖。重像在文本中產生對話性須符合以下
兩個條件——第一個條件為兩個人物的“同一性”109，即兩者之間須擁有一樣
或相近的本質。悟空與六耳獼猴二者同象同音、真假難辨、種種手段也大抵一
樣，更由一體化生而出，與第一點相符；第二個條件是兩個人物之間的“差異
性” 110，意即指兩個人物並非完全一致，他們在某些層面上有著明顯的區別。
上文論及悟空與六耳獼猴雖是一體，實為兩面——求道的本心與阻礙證道的妄
心，與第二點相符。故他們的對話關係自是呈現在“重像的二分、競鬥再重歸
於一”這個過程裡。 
  
悟空與六耳獼猴這對重像的內在的二分早於《西遊記》“心猿歸正”一回
                                                     
104
 同上註，第五十七回，頁 763。 
105
 《西遊記》第五十七回，悟空第二次被逐後“欲待回花果山水簾洞，恐本洞小妖見笑……投
奔天宮，又恐天宮不容久住；欲待投海島，卻又羞見那三島諸仙；欲要奔龍宮，又不伏氣求告
龍王”引文同上註，頁 763。 
106
 《西遊記》，第五十八回，悟空“徑至三藏馬前……唐僧見了……即念《緊箍兒咒》，顛來倒
去，又念了二十餘遍，把大聖咒倒在地，箍兒陷在肉裡有一寸來深淺……大聖疼痛難忌，見師
父更不回心，沒奈何，只得又駕觔斗雲，起在空中。”引文同上註，頁 763。 
107
 同上註，頁 763。 
108
 程倩：《歷史的敘述與敘述的歷史——拜厄特《佔有》之歷史性的多維研究》，頁 93。 
109
 同上註，頁 93。 
110
 同上註，頁 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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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完成。悟空脫出五行山（即兩界山）111之後，覺今是而昨非112，受教於唐
僧，歸於佛門。兩界山除了是鎮壓悟空之地，亦是凡人及神魔之界的交壤點。
越過兩界山以後，西行一路上妖怪無數、魔障不斷，為主人公帶來各樣試鍊，
錘鍊四師徒的內心。故踏上西行之路有助悟空修正本心，帶來心性上的啟悟
（initiation）113。啟悟是指主人公在經歷種種試鍊後，在宗教、社會地位等各
方面，作出徹底的改變。《西遊記》第十四回中，悟空踏出了修心歷鍊的第一步
——消滅了象徵“由感官引發的內在意欲”的六賊114，還戴上了有定心功效的
緊箍兒。在修心的意義上，悟空可說是已把過去狂妄、大鬧天宮的妄心（六耳
獼猴）從本心上以力割裂並予以壓制。觀乎悟空以力壓制妄心、兼有唐僧教導
之功115、緊箍兒及緊箍兒咒的定心之效，這對重像完成了內在的二分。二分者
為悟空本心與妄心、昨非及今是的自己。（有關重像二分後，六耳獼猴難以外顯
之三個原因可參見下圖 3） 
 
（圖 3：妄心六耳獼猴難以外顯之原因示意圖） 
                                                     
111
 謝明勳認為兩界山有三層意義：“一是‘行政區域’，一是‘人神’之界，一是‘今是、昨
非’之界。”意即悟空確立求道之心，並告別過去欺天誑上的妄心之所。引文摘自謝明勳：
〈《西遊記》修心歷程詮釋：以孫悟空為中心之考察〉，《東華漢學》，第 8期，（2008 年），頁
50-51。而付少華對“兩界山”之闡述更為詳盡：“所謂‘兩界’，一個是心界，一個是物界；
一個是先天境界，一個是後天境界；一個是佛界，一個是魔界。”引文摘自付少華 ：〈天使下
地，妖仙上天——撒旦和孫悟空靈魂的終極歸宿〉，《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
期，（2002），頁 58。 
112
 《西遊記》第七回，悟空初見如來，表示欲坐玉帝之位：“他雖年劫修長，也不應久住在
此。常言道：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只教他搬出去，將天宮讓與我便罷了。若還不讓，定
要攪亂，未能清平！”行止言辭狂妄不說，他更不覺自身有過錯。而到了《西遊記》第十四
回，悟空甫見唐僧時自言：“只因犯了誑上之罪，被佛祖壓於此處。”得見他在五行山下有所
反省，認為過去自己鬧天宮行為是有過錯的，此為之覺今是而昨非。引文摘自（明）吳承恩
撰；陳先行、包於飛校點：《西遊記（李卓吾評本）》，第七回，頁 84。以及第十四回，頁 172。 
113
 主人公在經歷磨練之後，心性上多會有所啟悟。見 Mircea Eliade. Rites and Symbols of 
Initiation The Mysteries of Birth and Rebirth, translated by Willard R. Trask,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 1975), p.X. 
114
 “六賊”為佛家之比喻，乃意指“色聲等六塵。以眼等六根媒、劫掠功能法財。故以六賊為
譬。涅槃經二十三曰：‘六大賊者，即外六塵。’”引文摘自丁福保編：《佛學大辭典》，頁
654。《楞嚴經．卷四》亦解六賊為“眼耳鼻舌及與身心，六為賊媒，自劫家寶。”摘自李淼；
郭俊峰主編：《佛經精華 楞嚴經》（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1），頁 124。 
115
 “悟空的人格又因蒙師的頻頻教導而逐漸成熟。……三藏跟他最接近，給他的教誨也最
多……除了基本禮數與不妄語外，蒙師對於他的好殺更是教不遺力，並時時示以慈悲之道。”
引文摘自張靜二：《西遊記人物研究》，頁 74-75。此書對“唐僧對悟空的種種教導”分析詳
細，足資參照，可見此書頁 74-76 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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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空與六耳獼猴這對重像的外在二分競鬥則發生於“難辨獼猴”一難中。
從《西遊記》文本中，悟空與六耳獼猴有許多雷同的特點：同象同音、本事不
相伯仲。更重要的，在《西遊記》第五十七回，他們同樣對唐僧說過：“無我
你去不得西天”116之語。從而得窺兩人俱有西行之意，然而，悟空及六耳獼猴
對取經的意義以至對唐僧之態度卻截然不同。悟空取經之目的是出於公心及昇
華自身，即為了“永揚大教”117（《西遊記》第五十八回）及“歸真正果，洗業
除邪”118（《西遊記》第五十七回）。他的西行以唐僧為主，自己則行保護之
責，文中亦有多處表現悟空重視唐僧之情119；六耳獼猴取經則是出於一己之私
慾，求“萬代傳名”120（《西遊記》第五十七回）。對他而言，西行不過是形
式，唐僧之存在也無非是讓如來傳授經書的通行證，與工具無二致。故《西遊
記》第五十七回中，六耳獼猴向唐僧示好不果後，便一棒打昏唐僧121。他再命
猴精幻作四師徒的模樣，自組一個取經團隊。 
 
                                                     
116
 《西遊記》第五十七回，悟空說這話時，乃剛被唐僧趕逐、被緊箍兒勒得死去活來之際：
“莫念！莫念！我是有處過日子的，只怕你無我去不得西天。”；同回中，六耳獼猴曾向口渴
的唐僧遞水示好，勸道：“無我你去不得西天也。”引文摘自（明）吳承恩撰；陳先行、包於
飛校點：《西遊記（李卓吾評本）》，第五十七回，頁 763 及 766。 
117
 同上註，第五十八回，頁 782。 
118
 同上註，第五十七回，頁 764。 
119
 悟空自言“捨身拚命，救解他(唐僧)的魔障，就如老虎口裡奪脆骨，蛟龍背上揭生鱗。”，
得見其不遺餘力。引文同上註。《西遊記》悟空在唐僧被妖怪擒去後多次傷心流淚，摘錄其一為
例：第七十七回，悟空聽得唐僧被“夾生吃了”，頓時“失聲淚似泉湧”、“心如刀攪，淚似
水流。急縱身，望空跳起……按落雲頭，放聲大哭”。引文同上註，第七十七回，頁 1043-
1044。 
120
 同上註，第五十七回，頁 770。 
121
 《西遊記》第十四回，悟空在剛戴上緊箍兒後，也曾有過棒打唐僧的心思。他口上答應聽從
唐僧教誨，不過“心上還懷不善，把那針兒（金箍棒）幌一幌，碗來粗細，望唐僧就欲下
手。”引文同上註，第十四回，頁 182。妄心六耳獮猴棒打唐僧，亦是更為深刻地反映悟空內
心深處的嗔怒之例。 
妄心
六耳獼猴
不能外顯
悟空以力
壓制妄心
緊箍兒及
緊箍兒咒
（定心）
唐僧對悟
空的教導
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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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承恩把這對重像的分歧相爭稱為“二心競鬥”。心會二分，乃本心
不定及心有所迷所致。正如悟空兩次被逐，心灰意冷及心境迷惘之下，都曾求
唐僧、觀音或如來念鬆箍兒咒，替他褪下頭上緊箍兒，放下西行之責。李卓吾
於《西遊記》第五十八回評曰：“一心可以幹萬事，兩心不可幹一事。”122說
明修行人一心向道便可克服萬難，無往而不利。反之道心迷失，便受心魔侵
襲，便會陷入“南征北討無休歇，東擋西除未定哉”123之困境，修為難以寸
進。在《西遊補》中，悟空的本心被鯖魚所迷，恍恍惚惚間墮入重重夢境124，
如陷泥沼，亦是此理。有見及此，使二心從競鬥到重歸於一便是修行者及悟空
的第一要務。《西遊記》中悟空曾求取種種“外力”幫助他“認個真假，辨明邪
正”125（《西遊記》第五十八回）：觀音與唐僧念的緊箍兒咒、玉帝的照妖鏡、
地府的生死簿以及地藏菩薩的坐騎諦聽等俱不能辨明真假。最後，悟空不倚外
力，反諸求己，向隱喻“心之常”126的如來處求助，方識得真假、認清妄心六
耳獼猴本來面目。同樣在《西遊補》第十回，悟空困於幻境葛藟宮中不能自
拔，幸得自身真神相救，方能漸漸走出鯖魚精佈下的幻境： 
 
忽然，眼前一亮，空中現出一個老人……用手一根一根扯斷紅線。行者方
纔得脫，便唱個大喏，問：“翁長姓甚名誰？……”老人道：“大聖，吾
叫做孫悟空。”行者道：“我也叫做孫悟空，你又叫做孫悟空！一個功勞
簿上，如何卻有兩個孫悟空？你且說平日做些什麼勾當來……”老人道：
“若問我的勾當，也怕殺人哩！五百年前要奪天宮坐坐，玉帝封我弼馬溫
做做。齊天大聖是我，五行山下苦一苦，苦一苦，苦得一個唐僧來從正
果。西天路上有災危，偶在青青世界躲。”行者大怒，便道：“你這六耳
獼猴潑賊！又來耍我麼？看棒！”耳中取出金箍棒望前打下。老人拂袖而
走，喝一聲道：“正叫做自家人救自家人，可惜你以不真為真，真為不
真！”【空青室本評：醒出宗旨！】突然一道金光飛入眼中，老人模樣即時不
見。【崇禎本評：看來此事非他人救得。】行者方纔醒悟是自己真神出現，慌忙
又唱一個大喏，拜謝自家。 
——《西遊補》第十回〈萬鏡台行者重歸 葛藟宮悟空自救〉127 
 
                                                     
122
 同上註，第五十八回，頁 784。 
123
 同上註，頁 781。 
124
 劉雪真，〈交織的文本記憶——《西遊補》的互文語境〉，《東海中文學報》，第 19期，（2007
年），頁 115。 
125
 （明）吳承恩撰；陳先行、包於飛校點：《西遊記（李卓吾評本）》，第五十八回，頁 776。 
126
 李卓吾於《西遊記》第七回總批曰：“如來非他，心之常便是。妖猴非他，心之變便是。饒
他千怪萬變，到底不離本來面目，常固常，變亦常耳。”此處之“妖猴”非指悟空，相信是專
指被妄心役使，大鬧天宮的悟空。故道心迷失的心猿唯有反求本心之常，方可識得妄心六耳獮
猴的面目，進而把二分的心重歸於一。引文摘自（明）吳承恩撰；陳先行、包於飛校點：《西遊
記（李卓吾評本）》，第七回，頁 89。 
127
 （明）董說著，李前程校著：《《西遊補》校注》，第十回，頁 16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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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西遊記》及《西遊補》，都有寫出悟空本心迷失，為妄心所侵，最後
重新找回本心得脫困境之情節，兩者有異曲同工之妙，可相互對照。曾永義
（1941-）曾歸納《西遊補》的敘事架構——以未悟的“心猿”入夢始，最後以
“悟空”重返本然結。128當中悟空“歷諸夢境，一切唯心造，故其醒悟亦由自
心”129。在第十六回，悟空得自身真神——虛空老人喚醒，完全脫出夢境。悟
空馬上掄起金箍棒，把欲迷惑唐僧的鯖魚打殺於當場。《西遊記》第五十八回，
隱喻“心之常”的如來替悟空辨明六耳獼猴本相後，也是由悟空一棒打殺六耳
獼猴作結。自此，一對代表本心與妄心的重像重合為一。重像六耳獼猴以死的
方式與悟空歸一，意味著六耳獼猴真正意義上被消滅了。此乃悟空修心的一個
里程碑，同時也為他後來證“鬥戰勝佛”之果位打下根基。130
                                                     
128
 劉雪真，〈交織的文本記憶——《西遊補》的互文語境〉，《東海中文學報》，第 19期，（2007
年），頁 115。 
129
 傅世怡：《西遊補初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頁 87。 
130
 “必須讓悟空進入人間魔界去修鍊，去跟自己的靈魂深處的私心雜念做鬥爭，最後才能到得
西天，成就光光亮亮、堂堂正正的無所從去的無往而不能叩，無鬥不能勝的鬥戰勝佛。”引文
摘自付少華 ：〈天使下地，妖仙上天——撒旦和孫悟空靈魂的終極歸宿〉，《福州大學學報》（哲
學社會科學版），第 4期，（2002），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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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格面具後的陰影——從榮格心理學角度看悟空與六耳獼猴 
 
在心理學的層面上，榮格認為人的心靈由表到裡共分三層。最外層者為
“意識”（consciousness），乃是人可以覺察到的並以自我為中心的一層；中間
的一層是“個人無意識”（self-unconsciousness），主要是一些被壓抑的個人記
憶與被遺忘的個人經歷；處於最內層的便是“集體無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131“集體無意識”包含著為人類所共有的心理知見的基本架
構，即是種種原型（archetypes），這些原型亦是心理成長的源泉。132本文論及
的“陰影”及“人格面具”便屬於集體潛意識中的兩種原型。 
 
由個體意識心靈所投射出來的“陰影”原型，包含了人格上的隱晦、壓抑
和邪惡的部分。133六耳獼猴乃悟空之妄心，他代表了悟空性格中好“名”、嗔
怒、狂妄的部份，故可謂之為悟空的陰影。這些特點在《西遊記》第五十六回
反映得最為強烈。其時悟空僅因被一夥強盜“觸惱了性子”134（《西遊記》第五
十六回），便即使動金箍棒，把兩個強盜頭目“一棍子打出豆腐（腦子）來了” 
135（《西遊記》第五十六回）。待得八戒把兩人入土為安，悟空又在二人墳前口
出狂言：玉帝、天王、三界五司、十方主宰俱與他有交情；二十八星宿、九曜
星官、府縣城隍、東岳天齊皆懼怕他；十代閻君、五路猖神都曾為他做過後輩
僕從。兩個強盜如果不服被打死的話，“盡你到那裡去告，我老孫實是不怕” 
136（《西遊記》第五十六回）。悟空“心有兇狂”137（《西遊記》第五十六回），
言行之蠻橫，形同恐嚇。從榮格的角度來剖析，眾多的原型之中，承載了人原
始的動物性的陰影是最為強大與危險的。在《西遊記》第五十八回，悟空與陰
影六耳獼猴發生衝突，不停爭鬥。作為悟空陰影的六耳獼猴，竟可與曾大鬧天
宮、抗衡十萬天兵、挫巨靈、戰哪吒的悟空打得不分上下，得見其強大與危
險。 
 
人格面具（Persona）在拉丁語中原指演員在舞台上戴的面具138，榮格在分
                                                     
131
 （美）霍爾 C.S. Hall、（美）諮德貝(V.J. Nordby)著；馮川譯：《榮格心理學入門》（北
京：三聯書店，1987），頁 30-44。 
132
 Roberte H. Hopcke. A Guided Tour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 G. Jung, (Boston: 
Shambhala, 1989), pp.1-3, 59. 
133
 Carl G. Jung. Man and His Symbols,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1964), p.110. 
134
 （明）吳承恩撰；陳先行、包於飛校點：《西遊記（李卓吾評本）》，第五十六回，頁 755。 
135
 同上註，頁 753。 
136
 同上註，頁 755。 
137
 同上註，頁 759。 
138
 譯自“the persona, which was the designation of given to the mask worn by actors 
of antiquity.”參見 Carl G. Jung. Psychological Type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Gerhard Adler & R. F. C. Hul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p.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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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心理學中借用此詞，解為：“一個人表現在外部得到社會認可的，並且能和
一個人應怎樣在公眾面前表現出來的觀念相一致的人格……是個體和社會關於
一個人應以什麼面目出現的折衷產物。”139簡單來說，人格面具屬於個體整個
人格的一個側面，而人格就是個體所有使用過的人格面具之總和。140好比悟空
同樣也擁有多於一個人格面具——主要包括享樂天真的“石猴”、花果山眾猴
之首“美猴王”、求道修行的心猿“悟空”、具有反抗精神鬧天宮的“妖仙”
“齊天大聖”、修心證道的佛門“行者”、功行完滿的“鬥戰勝佛”等等。蓋
取經西行為《西遊記》之主體141，本文著重看“行者”這一個人格面具。按
《佛學大辭典》，“行者”本為佛家用語，意指“帶髮修行者”、“方丈的侍
者”。142《西遊記》第十四回，悟空皈依唐僧門下，由野性難馴的猿猴“齊天
大聖”搖身一變，成為持戒修行的僧人“孫行者”143。悟空剛脫出五行山時，
“赤條條拐步而行”（《西遊記》第十四回）144，其狀如野獸。後於路上得一虎
皮裙蔽體，再至穿上和尚的“短小白布直裰”145衣裝（《西遊記》第十四回）方
才有沙門中人的模樣。146這一段情節不只是敘述悟空名字稱謂147、衣著打扮148
上的轉變而已，更是代表著悟空戴上了名曰“行者”的人格面具。 
 
戴上“行者”面具的悟空以佛門弟子的身份自居（identification）149。“自
                                                     
139
 Carl G. Ju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Ego and the Unconsciou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3), pp.147-167. 
140
 付秋會：〈戴著面具跳舞的亂世佳人——試用榮格“人格面具”論分析斯嘉麗形象〉，《長
城》（外國文學研究），第 10 期，(2011)，頁 137。 
141
 劉耿大：〈“美猴王”—“齊天大聖”—“鬥戰勝佛”——《西遊記》的浪漫主義精神〉，
《西遊記迷境探幽》（上海：學林出版社，1998），頁 14。 
142
 在佛家的語境中，“行者”共有三種意思。一是指“方丈之侍者”；二是專指“欲求出家，
未得衣缽，欲依寺中住”的帶髮修行者；三者為泛指“修行佛道者”。參見丁福保編：《佛學大
辭典》，頁 1077。 
143
 （明）吳承恩撰；陳先行、包於飛校點：《西遊記（李卓吾評本）》，第十四回，頁 173。 
144
 同上註。 
145
 按宋人趙彥衛《雲麓漫鈔．卷四》記載，直裰為“古之中衣，即今僧寺行者”的服裝。參考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頁 48。 
146
 人格面具與衣物、裝扮關係密切。“直裰”為僧侶常穿之服飾，是如制服一般的。制服可更
易讓人格面具為意識所接受。悟空在《西遊記》不同時期戴著不同的人格面具，相應地，其衣
飾亦有分別。《西遊記》第三十一回，八戒勸得悟空回取經團隊後，悟空“脫了妖衣，整一整錦
直裰，束一束虎皮裙，執了鐵棒”，回復佛門中人的打扮，亦是他重新戴回“行者”面具的提
示。悟空自身及身周的人物可透過悟空的衣著，判斷他是否符合所戴的人格面具。引文摘自
（明）吳承恩撰；陳先行、包於飛校點：《西遊記（李卓吾評本）》，第三十一回，頁 403。 
147
 謝明勳：〈《西遊記》修心歷程詮釋：以孫悟空為中心之考察〉，頁 46 處指出悟空“代表身份
的符碼（名字）一再不斷地被改變”。不過悟空這個改變並非如他所言對過去身份的“揚
棄”，如視作身份或人格面具的“新增”當更貼切。正如《西遊記》第十四回，唐僧為悟空取
“行者”之名後，書中“自此時又稱為行者”一語正是說明其身份的新增。引文同上註，第十
四回，頁 173。 
148
 Zhou, Zuyan. “Carnivalization in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Cultural Dialogism in 
Fictional Festivity.”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CLEAR), vol. 
16, 1994, p. 80. 
149
 “自居”或稱“自居作用”是指主體傾向於客體而與自身的一種疏遠，故就某程度而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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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或稱“自居作用”是人戴上了人格面具之後的結果，它是指主體（悟空）
傾向於客體（僧人、“行者”之身份）而對自身（本性）的一種疏遠。如此一
來，人格面具後的主體（包括個體心靈中的陰影，即妄心六耳獼猴）便因被唾
棄而隱藏起來。悟空皈依以後，面對的社會期待和以往自由自在地當“齊天大
聖”時有所不同。他的行止從此須符合沙門中人的要求——即保護、尊敬師父
以及遵守佛門戒律150，不然便不符合其人格面具之形象。好比悟空有責任伴於
唐僧身邊保他平安，但在《西遊記》第十四回，悟空尚未完全放下以往“齊天
大聖”的傲氣，被唐僧幾段訓話弄得心煩之極（可參見附錄）。他“按不住心頭
發火”151，“使一個性子”152撇下唐僧往東去了。悟空後來回心轉意，回程路
上遇到觀音。觀音一見馬上便問：“悟空，你怎麼不受教誨，不保唐僧，來此
處何幹？”153悟空才剛耍了性子撇下唐僧，故觀音一問之下“慌得個行者，在
雲端裡施禮”154連忙解釋自己正回去保護唐僧。在此對答中，可見悟空對自身
受妄心（即人格中的陰影部份）驅使的行為與“行者”的人格面具不相符而感
到緊張。悟空為求使自己的行為和“行者”的人格面具相對應155，於是慌忙向
觀音解釋。 
 
上述之例子正反映了人格面具與陰影很多時候是處於相互對立的關係。陰
影作為人類潛意識中承載原始的動物性之存在，由它所驅使的行為也大多和社
會上的規範（即與人格面具）相悖，故也常被認為是邪惡的。156放入佛門的語
境，佛家戒律有五戒、十善戒、甚至二百五十戒157，但最重要的戒律共有五
                                                     
體被隱藏起來。自居與模仿不同，它是一種無意識的模仿；模仿則是有意識的行為。譯自
“Identification is an estrangement of the subject from himself in favor of an 
object in which the subject is, to a certain extent, disguised. Identification is 
distinguished from imitation by the fact that identification is an unconscious 
imitation, whereas imitation is a conscious copying.”參見 Carl G. Jung. 
Psychological Type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Gerhard Adler & R. F. C. Hul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p.551. 
150
 “戒律”是佛家指“防止佛徒邪非之法律也。梵語尸羅 Ś ila，譯曰戒，防非止惡之義。梵語
優婆羅叉 Upalakşa以及 Vinaya，皆譯曰律，法律之義也。”摘自丁福保編：《佛學大辭典》，
頁 1107-1108。 
151
 （明）吳承恩撰；陳先行、包於飛校點：《西遊記（李卓吾評本）》，第十四回，頁 178。 
152
 同上註。 
153
 同上註，頁 181。 
154
 同上註。 
155
 “人戴上人格面具時，他知道那個面具跟他的意識的打算是吻合的，同時，這個面具也符合
他周圍環境的要求和看法。”所以個體會令自身行為或意圖把行為闡釋得符合其面具。譯自
“He puts on a mask, which he knows corresponds with his conscious intentions, 
while it also meets with the requirements and opinios of his environment.”參照
Carl G. Jung. Psychological Type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Gerhard Adler & R. F. 
C. Hul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p.551. 
156
 Roberte H. Hopcke. A Guided Tour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 G. Jung, (Boston: 
Shambhala, 1989), pp.77-86 
157
 丁福保編：《佛學大辭典》，頁 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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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戒殺生，戒偷盜，戒邪淫，戒妄語，戒飲酒”158。悟空對此五戒大體能
夠遵守，只有殺生這戒較難守持。黃達禹（生卒不詳）曾於〈從成長小說看吳
承恩《西遊記》〉一文中提及悟空“衝動嗜殺”159。雖然悟空殺的人、妖大都是
為惡之輩，但終究犯下殺孽，非出家人大慈大悲之行。除了唐僧時時勸導悟空
須懷著“掃地恐傷螻蟻命，愛惜飛蛾紗罩燈”160（《西遊記》第十四回）的慈悲
心；觀音也曾勸戒悟空如非除妖，勿造殺孽：“似你有無量神通，何苦打死許
多草寇。草寇雖是不良，到底是個人身，不該打死。”161（《西遊記》第五十七
回）。《西遊記》第十四回，悟空自言五百年前為妖時“也不知打死多少人。”
162，其實他也知自身殺性頗重，但陰影往往在人還未來得及思考之前，便生出
惡念。163同時悟空亦懼唐僧念緊箍兒咒，故他皈依後自制不少。榮格留意到陰
影常被自我壓抑164，隱沒於無意識中，以維持道貌岸然的面孔（即人格面具）
與虛幻的完美感。然而陰影及其力量並未消逝，仍會在幕後運作。165這與悟空
壓抑妄心六耳獼猴卻仍受其影響的情況何其相似？ 
 
榮格認為陰影具有驚人的韌性和堅持力，它不會被人徹底打敗征服。166每
當個體面對困境，心靈不安，發生精神危機之際，陰影本能就可能進一步壓倒
自我，導致一個人精神崩潰而墮入無能為力的境地。《西遊記》第二十七、五十
七回及五十八回是悟空在被貶逐的回數，也是悟空頻開殺戒、心靈（道心）最
為脆弱的時候。他甚至要求褪下頭上緊箍兒，回花果山洞府去。他的陰影六耳
獼猴則盡情地宣泄殺性、嗔怒及好名等本能，每每讓悟空精神極為低落，有沉
淪為妖之虞。 
 
                                                     
158
 同上註。 
159
 黃達禹：〈從成長小說看吳承恩《西遊記》〉，頁 19-20。輯於《考功集（畢業論文選粹）》。檢
自 http://commons.ln.edu.hk/chi_diss/44 
160
 （明）吳承恩撰；陳先行、包於飛校點：《西遊記（李卓吾評本）》，第十四回，頁 178。 
161
 同上註，第五十七回，頁 764。 
162
 同上註，第十四回，頁 178。 
163
 Carl G. Jung. Man and His Symbols,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1964), p.174. 
164
 Roberte H. Hopcke. A Guided Tour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 G. Jung, (Boston: 
Shambhala, 1989), pp.84-85 
165
 （美）羅伯特．戈達德（Robert H. Hopcke）著；蔣韜譯：《導讀榮格》（臺北，立緒文化，
1997），頁 82。 
166
 （瑞士）榮格（Carl G. Jung）著；龔卓軍譯：《人及其象徵》（臺北：立緒文化，1999），
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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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只在汝心頭。人人有個靈山塔，好向靈山塔下修。 
——《西遊記》第八十五回〈心猿妬木母 魔主計吞禪〉167 
 
 一百回的《西遊記》故事，即由悟空出生至得道成佛之故事。簡而言之，
即悟空一生的修心之旅。代表悟空妄心的六耳獼猴在書中戲份雖然不多，細看
之下卻處處可見他的對悟空的影響，其中更使悟空不經意造下上千條生命的殺
孽，影響之大，一至於斯。故修行之人當重修心。《西遊記》第十七回一處對答
可謂切中要旨。悟空請觀音幫忙收服黑熊精時，觀音曾變作妖怪凌虛子之模
樣。悟空道：“妙阿！妙阿！還是妖精菩薩，還是菩薩妖精？”觀音聽後笑
道：“悟空，菩薩、妖精，總是一念；若論本來，皆屬無有。”168誠如觀音所
言，為佛者，乃人之善念具象化之果；為魔者，乃人之惡欲具象化而生。為佛
與為魔，只在心頭一念之間。 
 
《西遊記》以悟空譬人心，也就代表世人心中都住了個六耳獼猴，使人念
頭紛雜，心神未必長寧。那麼如何對待妄心、甚至修心便是所有人共同面對的
課題。佛家講求的修心，是“心如止水，古井無波，心相俱無，寂滅無念”169
的境界。面對妄心，佛家主張消滅一途，唯有如悟空般斬斷二心，方可一心一
意求得大道。《西遊記》及《西遊補》中，悟空分別打殺象徵自身妄心的六耳獼
猴及鯖魚精亦是此理。西方心理學家榮格則提出了一個不同的主張——認識並
接納陰影。按榮格之見，陰影原型並非單純負面的存在，它亦含有對人的心靈
發展正面的素質，如“正常的本能和創造的衝動”170。《西遊補》第十六回中，
虛空老人為悟空道明鯖魚精之來歷——鯖魚精乃是天地初開之時，由一種大半
濁小半清的氣到小月洞化生而成，而悟空則是由大半清小半濁的氣到花果山化
生，行者與鯖魚系出同源，只是悟空為正，鯖魚屬邪。171我們大多著眼於後半
句，悟空為正，鯖魚為邪的二分，但《西遊補》中已說明他們的本質並非純粹
的善或純粹的惡，就算是鯖魚，也有清氣、也有善的本質存在。（有關《西遊
補》中悟空及鯖魚精的源起可參照下圖 4） 
 
 
                                                     
167
 （明）吳承恩撰；陳先行、包於飛校點：《西遊記（李卓吾評本）》，第八十五回，頁 1147。 
168
 同上註，第十七回，頁 225。 
169
 何錫章：《幻象世界中的文化與人生——《西遊記》》，頁 124。 
170
 “The shadow does not consist only of omissions. It shows up just as often in an 
impulsive or inadvertent act.”譯自 Carl G. Jung. Man and His Symbols,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1964), p.174. 
171
 （明）董說著，李前程校著：《《西遊補》校注》，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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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西遊補》中悟空及鯖魚精源起示意圖） 
 
 
 
 
 
 
 
 
 
 
 
 
 
而在榮格看來一個人的心理發展必先要實現個體化172(individualization)的過
程。個體化指在意識和無意識之間建立起合理的關係。當意識與無意識、自我
與本我之間存有良性的互動時，人們可感受到自己獨特的個性，達到一種心靈
的平衡。173欲要達至心靈的平衡，個體便要認識接納他的陰影174。六耳獼猴對
悟空而言是妄心及陰影的存在。而《西遊補》的悟空在打殺鯖魚精前，他曾有
過接納自身陰影六耳獼猴的舉措： 
 
卻說行者在亂軍中過了三日，早已變做六耳獼猴模樣的一個軍士；聽得叫
著「孫悟空」三字，飛身跳出，俯伏於地，道：「小將孫悟空運糧不到，是
他兄弟孫悟幻情願替身抵陣，敢犯長老將軍之律令。」唐僧道：「孫悟幻，
你是什麼出身？快供狀來，饒你性命。」行者便跳跳舞舞，說出幾句。他
道：“昔日是妖精，假冒行者名。自從大聖別唐僧，便結婚姻親上親。不
須頻問姓和名，六耳獼猴孫悟幻大將軍。”唐僧道：“六耳獼猴是悟空的
讎敵，如今念新恩而忘舊怨，也是個好人。” 
——《西遊補》第十五回〈三更月玄奘點將 五色旗大聖神搖〉175 
 
在《西遊記》中，悟空本與六耳獼猴勢同水火，然到了《西遊補》第十五
                                                     
172
 Roberte H. Hopcke. A Guided Tour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 G. Jung, (Boston: 
Shambhala, 1989), p.63. 
173
 同上註。 
174
 “如果我們能夠看見陰影，並且可能夠容忍有陰影存在這一事實，那麼問題的一小部份已經
得到了解決：至少我們已經把個人無意識挖掘了出來。”摘自（瑞士）榮格著；馮川、蘇克
譯：《心理學與文學》（北京：三聯書店，1992），頁 70-71。 
175
 （明）董說著，李前程校著：《《西遊補》校注》，頁 199-200。 
天地初開，
清氣歸上，
濁氣歸下。
大半清
小半濁
至花果山
悟空
半清半濁者
人
大半濁
小半清
至小月洞
鯖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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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悟空卻自願幻化作六耳獼猴的模樣不止，更承認自身改邪歸正、與悟空重
歸於好。此為悟空接納陰影六耳獼猴之一證也。兼之悟空願意讓六耳獼猴從孫
姓，改悟幻之名，是為他願意接納陰影之二證也。悟空無父無母，他的姓名得
至第一位師父——須菩提祖師。他教悟空長生、變化、觔斗雲等法門，是悟空
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而給六耳獼猴安上一個與孫悟空相差仿佛的名
字，是接納六耳獼猴的重要證明。反觀《西遊記》中，悟空或許並沒有覺察或
者不願意接納陰影是自身的一部份。故當如來點出六耳獼猴的真身時，悟空二
話不說把他打殺。 
 
然而六耳獼猴同時也是悟空永不言敗的反抗精神的源泉。試看悟空早年大
鬧天宮，崔小敬認為是悟空“野性活力的大張揚”176，正正是妄心六耳獼猴的
促使下，才使悟空在《西遊記》頭七回“閃現著原始生命狂野、強悍、粗礪的
迷人色彩”177。縱使他後來被悟空打殺，但是他的反抗精神一直深深烙印在悟
空身體裡。悟空在西行之路上一直秉承“隱惡揚善”178、“煉魔降怪”179、
“全始全終”180（《西遊記》第一百回）之精神，終得證“鬥戰勝佛”之果位。
鬥、戰、勝三者俱是來自悟空野性生命的本能及動物性，照理與佛家無欲無求
之形象並不相符，甚至可說是兩極的，然而這兩種截然相反的精神卻在悟空身
上和諧地統一。 
                                                     
176
 崔小敬：〈石頭的天路歷程與塵世歷劫——《西遊記》與《紅樓夢》石頭原型的文化闡釋〉，
《紅樓夢學刊》，第 2期，（2000年），頁 327。 
177
 同上註。 
178
 （明）吳承恩撰；陳先行、包於飛校點：《西遊記（李卓吾評本）》，第一百回，頁 1349。 
179
 同上註。 
180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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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錄：有關《西遊記》貶逐悟空之分析 
 
 本論文論及悟空與六耳獼猴之關係，並把他們定義為本心與妄心。《西遊
記》中，悟空的妄心（六耳獼猴）對其負面影響最大的時候，莫過於驅使悟空
動嗔、犯殺戒之時。正因如此，慈悲為懷的唐僧共與悟空曾生起三次衝突，結
果俱為悟空離開取經團隊或遭貶逐。 
 
唐僧對悟空犯下殺戒之不滿在西行之始（《西遊記》第十四回）便有，非一
日之寒。而其後兩次逐走悟空（《西遊記》第二十七回及第五十六回）俱有三個
共通點。一者，悟空打殺超過一人。181二者，悟空都有允諾師父不再行凶而再
次犯殺戒；三者，唐僧俱顧慮悟空殺人會禍及自身。 
 
本文亦多有援引唐僧貶逐悟空之情節作分析。下表羅列了三次悟空與唐僧
起衝突離開取經團隊之事由，以供參照。 
 
 
 
  
                                                     
181
 《西遊記》第十四回，悟空打殺六人；第二十七回，悟空打殺了屍魔白骨夫人。她雖為一
妖，但三次幻化為凡人形象（少女、老婦、老頭），唐僧不知就裡，以為悟空打殺三人；第五十
六回，悟空先後打殺五六十餘草寇，更斬下頭目之首級。參考同上註，第十四回〈心猿歸正 
六賊無蹤〉，頁 171-183。以及第二十七回〈屍魔三戲唐三藏 聖僧恨逐美猴王〉，頁 349-359。
以及第五十六回〈神狂誅草寇 道昧放心猿〉，749-7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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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遊記》貶逐悟空之分析182 
 
打殺對象 
及 
出現回數 
 
悟空犯殺戒之情況 
 
唐僧對悟空犯殺之反應 
 
 
悟空承諾不犯殺戒 
六賊 
（眼見喜 
耳聽怒 
鼻嗅愛 
舌嘗思 
身本憂 
意見欲） 
 
第十四回 
 
➢ 犯戒起因 
遇六賊劫道，悟空反欲取
六賊之衣物、錢財。183 
 
➢ 犯戒過程 
“（六賊）被他（悟空）
拽開步，團團趕上，一個
個盡皆打死。剝了他的衣
服，奪了他的盤纏，笑吟
吟走將來。”184 
 
➢ 唐僧之反應： 
動怒 
 
➢ 責怪悟空犯戒： 
“他雖是剪徑的強徒，就
是拿到官司，也不該死
罪；你縱有手段，只可退
他去便了，怎麼就都打
死？”185 
 
➢ 批評悟空無慈悲心： 
“無故傷人的性命，如何
做得和尚？……全無一點
慈悲好善之心。”186 
 
➢ 憂悟空殺人禍及自
身： 
“你若到城市，倘有人一
時衝撞了你，你也行兇，
執著棍子亂打傷人，我可
做得白客，怎能脫身？”
187 
 
（*此次悟空沒有作出承
諾） 
屍魔 
（少女 
老婦 
老頭） 
➢ 犯戒起因 
悟空火眼金晴看出屍魔化
為少女，正欺騙唐僧吃昆
蟲毒物，為保護唐僧而犯
➢ 唐僧之反應： 
先驚後怒：唐僧見悟空行
兇，被嚇得“戰戰競競”
➢ 悟空對唐僧動之以
情： 
悟空言唐僧把他從五行山
下救出，大恩未報，不欲
                                                     
182
 引文俱摘自（明）吳承恩撰；陳先行、包於飛校點：《西遊記（李卓吾評本）》，第十四回，
頁 171-183。以及第二十七回，頁 349-359。以及第五十六回，749-760頁。 
183
 同上註，第十四回，頁 177。 
184
 同上註，頁 178。 
185
 同上註。 
186
 同上註。 
187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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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
回 
戒。188 
 
➢ 犯戒過程 
悟空“發起性來，掣鐵
棒，望妖精劈臉一下。”
189 
190，隨後便開始對悟空訓
話。 
 
➢ 責怪悟空犯戒： 
“這猴著然無禮！屢勸不
從，無故傷人性命。”
191、 
 
“你怎麼步步行兇，打死
這個無故平人，取將經來
何用？”192 
 
➢ 批評悟空無慈悲之
心： 
“出家人時時常要方便，
念念不離善心，掃地恐傷
螻蟻命，愛惜飛蛾紗罩
燈。”193 
 
➢ 第一次欲趕悟空： 
唐僧受八戒唆使，欲趕悟
空：“我不要你做徒弟。
你回去罷。” 194 
 
離去。195 
 
 
➢ 悟空之承諾： 
悟空對唐僧道：“（你要
念）三十遍（緊箍兒咒）
也由你。只是我不打人
了。”196 
➢ 犯戒起因 
悟空認出屍魔化成老婦模
樣，欲保護唐僧而犯戒。
197 
 
➢ 犯戒過程 
➢ 唐僧之反應： 
先驚後怒：“唐僧一見，
驚下馬來……把《緊箍兒
咒》顛倒足足念了二十
遍，可憐把個行者頭勒得
➢ 悟空對唐僧提請求： 
悟空請求唐僧把他頭上緊
箍兒褪下，不然回鄉不好
面對親友，唐僧無法褪下
緊箍兒，無奈何只得再饒
恕悟空一回。 
                                                     
188
 同上註，第二十七回，頁 352。 
189
 同上註，頁 353。 
190
 同上註，頁 353。 
191
 同上註。 
192
 同上註。 
193
 同上註。 
194
 同上註。 
195
 同上註，頁 353-354。 
196
 同上註，頁 354。 
197
 同上註。 
285 
 
“行者認得他是妖精，更
不理論，舉棒照頭便
打。”198 
 
似個亞腰葫蘆”199 
 
 
 
 
 
 
 
➢ 責怪悟空犯戒： 
“出家人耳聽善言，不墮
地獄。我這般勸化你，你
怎麼只是行兇？把平人打
死一個，又打死一個，此
是何說？”200 
 
➢ 第二次欲趕悟空： 
唐僧十分生氣：“你是個
無心向善之輩，有意作惡
之人，你去罷。”201 
 
 
“這個金箍兒勒在我頭
上，若回去，卻也難見故
鄉人。師父果若不要我，
把那個鬆箍兒咒念一念，
退下這個箍子，交付與
你，套在別人頭上，我就
快活相應了”202 
➢ 悟空之承諾： 
悟空自言不敢再犯殺戒：
“長老又沒奈何，道：
‘我再饒你這一次，卻不
可再行兇了。’行者道：
‘再不敢了。再不敢
了。’”203 
➢ 犯戒起因 
悟空認得屍魔化作老頭的
樣子，欲保護唐僧再三犯
戒。204 
 
➢ 犯戒過程 
悟空為防屍魔再脫身，特
叫土地、山神守好四周，
再打殺屍魔。 
“眾神聽令，誰敢不從，
都在雲端裡照應。那大聖
➢ 唐僧之反應： 
又驚又怒：“唐僧在馬上
又諕得戰戰兢兢，口不能
言”206 
 
➢ 批評悟空無慈悲之
心： 
唐僧道：“出家人行善，
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
日有所增；行惡之人，如
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
➢ 悟空以退為進： 
悟空屢次被逐，再無理由
留下，故以退為進，先道
自己離去簡單，但恐此後
唐僧遇上妖魔無自己保駕
不安全：“我若不去，真
是個下流無恥之徒。我
去，我去。去便去了，只
是你手下無人。”209 
 
（*此次悟空沒有作出承
                                                     
198
 同上註。 
199
 同上註，355。 
200
 同上註。 
201
 同上註。 
202
 同上註。 
203
 同上註。 
204
 同上註，頁 356。 
206
 同上註，頁 357。 
209
 同上註，頁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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棍起處，打倒妖魔，才斷
絕了靈光。”205 
有所虧。”207 
 
➢ 憂悟空殺人禍及自
身、第三次欲趕悟
空： 
唐僧又聽八戒唆擺，第三
次欲逐走悟空：“你在這
荒郊野外，一連打死三
人，還是無人檢舉，沒有
對頭；倘到城市之中，人
煙湊集之所，你拿了那哭
喪棒，一時不知好歹，亂
打起人來，撞出大禍，教
我怎的脫身？你回去
罷。”208 
諾） 
草寇 
 
第五十六
回 
➢ 犯戒起因 
草寇劫道，唐僧被吊於樹
上。為救唐僧以及欲取草
寇之財物。 
悟空見了草寇“心中暗喜
道：‘造化，造化，買賣
上門了。’”210 
悟空再教草寇把唐僧放
下。“那長老得了性命，
跳上馬，顧不得行者，操
著鞭，一路跑回舊路。”
211 
 
➢ 犯戒過程 
悟空“盪的一棍，把一個
打倒在地，嘴唇土，再不
做聲。……盪的又一棍，
➢ 唐僧之反應： 
惱怒：唐僧“惱起來，口
裡不住的絮絮叨叨，猢猻
長，猴子短。”214 
 
➢ 批評悟空無慈悲之
心： 
唐僧聽完悟空之祝禱，心
驚地道：“徒弟呀，我這
禱祝是教你體好生之德，
為良善之人，你怎麼就認
真起來？”215 
 
（*此次悟空沒有作出承
諾） 
                                                     
205
 同上註，頁 356-357。 
207
 同上註。 
208
 同上註。 
210
 同上註，第五十六回，頁 751。 
211
 同上註，頁 752。 
214
 同上註，頁 754。 
215
 同上註，頁 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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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第二個又打死了。”212 
 
➢ 犯戒後態度狂妄 
悟空在祝禱時表明自己與
滿天神佛都有交情，讓死
者“盡你到那裡去告，我
老孫實是不怕”213 
 
➢ 犯戒起因 
被打殺的草寇結黨尋仇；
兼之悟空知悉草寇頭目不
事父母而從寇盜，故打殺
一眾惡人，梟去不孝草寇
的首級。216 
 
 
“（悟空）把那夥賊打得
星落雲散……乖些的跑脫
幾個，痴些的都見閻
王。”217 
 
“行者上前，奪過刀來，
把個穿黃的割下頭來，血
淋淋提在手中，收了鐵
棒，拽開雲步，趕到唐僧
馬前，提著頭道：‘師
父，這是楊老兒的逆子，
被老孫取將首級來
也。’”218 
 
➢ 唐僧之反應： 
驚慌：“三藏見了，大驚
失色，慌得跌下馬來，罵
道：‘這潑猢猻諕殺我
也！’”219 
 
 
 
➢ 責怪悟空犯戒： 
“三藏道：‘你這潑猴兇
惡太甚，不是個取經之
人。昨日在山坡下打死那
兩個賊頭，我已怪你不
仁。及晚了到老者之家，
蒙他賜齋借宿，又蒙他開
後門放我等逃了性命。雖
然他的兒子不肖，與我無
干，也不該就梟他首；況
又殺死多人，壞了多少生
命，傷了天地多少和
氣。’”220 
 
➢ 第三次欲趕悟空： 
➢ 悟空求情： 
唐僧逐之意甚堅，沒有給
悟空作出承諾的機會。然
悟空有求唐僧原諒：“師
父饒我罪罷！有話便說，
莫念(緊箍兒咒)！莫
念！”222 
                                                     
212
 同上註，頁 753。 
213
 同上註，頁 755 
216
 同上註，頁 757。 
217
 同上註，頁 758。 
218
 同上註，頁 758-759。 
219
 同註上，頁 759。 
220
 同上註，頁 759。 
222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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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屢次勸你，更無一毫善
念，要你何為？快走，快
走，免得又念真言。”221 
 
 
 
                                                     
221
 同上註，頁 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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